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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

国科协印发了《“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

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推进科普与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打

造一批科普数字化应用示范场景”[1]。在这一

背景下，科普领域开始尝试虚拟数字人包括

虚拟科学家（例如原创虚拟科学家、真人科

学家的数字分身）和虚拟科学媒体人（例如

以科学内容为主要跑口的虚拟记者、科普类

虚拟偶像等）的开发和应用。

虚拟数字人可以理解为通过计算机图

形学、动作捕捉、图形渲染、深度学习、语

音合成、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开发设计的具

有“人”的外形、表情、语言、行为，甚至

思想（价值观）的可交互的虚拟形象 [2]，是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的新产物。

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虚拟数字人的研究增长较

快，大量研究分析了虚拟数字人的概念界定、

发展历程和应用实践，例如虚拟数字人在主

流视听媒体、综艺节目、短视频、图书出版、

广告等传播领域的应用 [3-7]，以及虚拟角色、

虚拟偶像、虚拟主播（主持人）[8-11] 等具体运

用。本研究中的虚拟数字人取较宽泛的概念，

将 细 分 下 的 虚 拟 人（virtual human）、 化 身

（avatar）、虚拟数字人（virtual digital human）

三种主要类型 [12] 均涵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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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场景从早期

的游戏、影视、动漫等泛娱乐领域破圈，“飞”

进了金融、电商、政务、教育、医疗、旅游、

零售等多元领域，促使早前尚属于非主流的

虚拟数字人逐步进入主流市场。在科普中运用

虚拟数字人正是科普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积

极尝试。但当前尚未有虚拟数字人运用于科普

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围绕虚拟数字人在科

普中的适用性、多元身份、价值、存在问题

等，分析虚拟数字人在科普数字化应用中发挥

的作用。

1 何以需要：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适用
问题

1.1 缺“人”：科学家的现实困难

在现代社会中，争议性的科学议题例如

转基因农作物和药品的商业应用、人类基因

编辑、PX 项目、核电问题、雾霾问题等频

繁出现，这些科学议题与公众的个人生活息

息相关。公众需要持续有效地获取最新的科

学知识和科技应用成果，以理解科学、技术、

工程对于个人及社会的重要作用 [13]。

科研人员做科普，有着“春江水暖鸭先

知”的先天优势，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

用“不愿、不屑、不敢、不擅长”这“四不”

来总结科研人员做科普的窘境 [14]。可见，以

往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有三大困难，一是认识

上“不愿、不屑、不敢”；二是能力上“不擅

长”，即无论是通过科学记者采访报道，还是

在新媒体平台下更具自主性地传播，对媒体

关注的新闻点、写作技巧、媒体内容制作并

不擅长；三是年龄上，多是老科学家乐于投

身科普工作，例如成立于 1997 年，主要由中

国科学院退休研究员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老科

学家科普演讲团，积极“触网”的著名海洋

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刘嘉麒等。因此，科普始终存在缺

人的难题。

1.2 缺“新”：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

传统媒体在典型报道中推出了一批具有

时代精神和高尚人格的科学家，他们胸怀祖

国、勇攀高峰、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杰出

事迹和崇高精神，成为了几代中国人心中不

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媒体对科学家形象的塑

造通常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因为公众的不同

类型而产生较大的变化，这使得科学家的正

面形象深入人心，但也使得科学家形象定型

化、样板化问题更为明显。

当前，数字青年是科普的重要接受者与

参与者，其对此类脸谱化的科学家形象持有

部分负面的刻板印象，一部分人认为科学家

严肃、呆板，毫无情趣可言，更有甚者认为

科学家就必须不食人间烟火，必须放弃正当

的物质享受，就是“苦行僧”。不喜欢甚至

害怕科学家会直接影响人们从事科学职业的

意愿。服务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在形象塑造

时，可以风格化、定制化、创新化，适当、

适时、有效地创造一些符合青年人审美标准

的新形象。

1.3 缺“情”：科技风险沟通的复杂语境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常态化的科学风

险使得公众期待科学家能够成为提供社会或

个人决策建议和进行公共传播的专家。此时，

科学家不但要提供公众政策的咨询，还要兼

顾其公共传播者的身份和作用，认识到科学

知识与专家知识在传播目的、言语表达方式

等各个角度的不同。

不过，科技风险的沟通语境非常复杂，最

典型的情境为科学家认为合理的科学事实及科

学解释，即科学家认为“科学上没有问题”的

内容，不一定能回应公众疑问，或者不能平复

公众急切的情绪，从而进一步影响公众对科

学家声誉的评价，导致负面口碑的快速传播。

取“人”之长：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应用研究 <<< 蔡雨坤    陈禹尧 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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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容易使情况陷入恶性循环，正如周忠和院

士所指出，“科学家的声音越少，用来攻击反

科学或伪科学言论的观点就越匮乏。套用一

句话是，‘舆论阵地，当科学不去占领，谣言

就会占领’。科研人员的‘缺位’必然导致谣

言的‘补位’以及科普品味的降低”[15]。

一定程度上，真人科学家在科学事实上

拥有权威性，但在解决针对科学问题的情绪

宣泄、观点表达上较为乏力。而基于虚拟数

字人的科普，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为支撑，可以实现情绪识别、情绪数据采

集、舆情分析等，并在解释科学事实与处理

情绪问题上进行综合考量。可以先解决情绪，

再解决问题，或者同时兼顾情绪与问题，这

是虚拟科学家等虚拟数字人在技术辅助下进

行科普、科学风险回应时的优势。

2 建构为何：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多元
身份

虚拟数字人在科普领域的应用将渗透整

个传播链条，当前主要以影响科普主体中的

科学共同体和媒体为主，并按照角色和功能

不同分为虚拟科学家、虚拟科学媒体人、虚

拟科学教师等身份类型。

2.1 虚拟科学家

从“是否以真人科学家为原型”来看，

可以将虚拟科学家分为真人科学家的数字分

身以及原创的虚拟科学家人物两种主要类型。

2.1.1 “真人”科学家：真人科学家的数字分身

真人的数字分身是一种基于虚实孪生的

“二重存在”现象，主要指通过虚拟人形象复

刻真人的外形、表情、语言甚至行为和互动，

即在现实世界有一个身体“我”的自然肉身，

而在虚拟世界还有另一个科技赋能“我”的

数字分身。真人的虚拟分身在泛娱乐圈大放

异彩，例如谷爱凌的 Meet Gu 等，这类数字分

身可以与真人本身达成梦幻联动。而另一类

则是对已故人物的数字分身创作，例如虚拟

人“邓丽君”在江苏卫视 2022 年跨年演唱会

上的出现。

在科普领域也可尝试使用真人科学家的

数字分身，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少科学

家参与科普内容创作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并

提高科普内容的生产效率。有研究认为，大

多数没有以科学为职业的公众在走出校园之

后，会以媒体作为其了解科学、技术和工程

信息的主要来源 [13]。不过，无论是图书、报

刊、音像、电视、广播科教节目等传统媒体

还是动漫、短视频、游戏等新媒体中的科普

内容生产，对于科学家、工程师、医疗卫生

人员等科技工作者来说都非其所长，因此在

不同类型的科普内容生产中的内容策划、制

作等方面会遇到诸多困难。一方面，参与科

普内容生产消耗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很高；

另一方面，适应各类媒体的内容生产规律对

科学家来说也是隔行如隔山。而科学家的数

字分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这些困难。

以陶勇医生的数字分身为例，2022 年 9

月，致力于健康科普的眼科医生陶勇尝试制

作了自己的数字分身，这是一次商业化的尝

试，整体效果尚待观察。不过，陶勇医生本

人指出：“以往录制一批科普短视频，基本要

占用我一整天的时间，现在仅仅需要撰写一

段科普文稿，5 分钟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我

‘本人’在讲话的科普视频。”另外，“‘数字陶

勇’可以说英语、日语、韩语、粤语、江浙方

言，我认为这是释放医生科普生产力、帮助患

者获取健康知识的好方法”[16]（见图 1a）。

当然，利用虚拟人技术，还可以制作已

故科学家的数字形象，并起到“复活”“怀

念”“学习”“榜样”的作用。例如，2023 年 5

月 23 日，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的数字人形象现

身“互联网 3.0：未来互联网产业发展论坛”，

同与会人员交流“中国味”元宇宙，“他”回

2023，18（4）：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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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隋时学 （a）陶勇数字分身 （b）钱学森数字人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1  虚拟科学家形象

忆了 1990 年将“元宇宙”翻译为“灵境”，

指出了“灵境”概念更具有中国味，并表示

很高兴以“灵境”中人的形式与大家交流等

（见图 1b）。数字分身的出现让已故的老一辈

科学家得以“重生”，使其科学精神以数字化

形式延续，具有极强的“怀念”意义。

2.1.2 “原生”科学家：原创的虚拟科学家人物

原创人物指作者拥有完整的创作版权，具

有独特的人物外在属性和内化个性的人物形

象。由此，原创的虚拟科学家人物既不来源于

真人科学家原型，也不是模仿、抄袭而来，而

是具有独特的性别、年龄、外貌、形体，以及

内在修养、气质、思想、文化等个性化风格的

科学家形象。好的原创虚拟科学家形象应该异

中有同、同中有异，一方面，在内在修养上保

持并展示科学家群体的崇高精神与人格魅力；

另一方面，在人物外在属性上有适应新时代、

新媒体、新对象的创新。

例如，2020 年在农业领域，“粤农通”上

线的虚拟农业科学家隋时学（见图 1c）。虚拟

农业科学家隋时学在设计上采用了较为流行

的中国风服饰，身穿深绿色马褂及山水画暗

纹上衣，腰间佩戴有中国结。虚拟农业科学

家隋时学属于二次元类 2D 虚拟科学家形象，

人物设计结合了“新农人”形象，体现了中国

风和农业特点。不过，作为首个原创农业虚拟

科学家，隋时学除了外形，在情感、交流、理

解等方面还多有不足，其所应用的数字技术较

为简单，仍需依靠后期真人完成配音等，但隋

时学仍然可以被看作

一个重要的先行先试

的虚拟科学家人物。

2.2 虚拟科学媒体人

2.2.1 以科学内容为主

要跑口的虚拟记者

近年来出现了以

科学内容为主要跑口

的 虚 拟 人。 例 如，2021 年 6 月 17 日， 神 舟

十二号 3 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由

新华社和腾讯联合打造、专门面向航天主题

和场景研发的数字航天员、数字记者小诤 [17]

首次亮相并第一时间发出报道《穿越空间站》

（见图 2a）。作为新华社推出的数字记者、全

球首位数字航天员，小诤的主要职责是在中

国空间站、火星等目前新闻工作者无法抵达

的航天场景，“现场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探月工程、深空探测工程等国家重大航天项

目，并进行航天知识的科普等，讲述年轻人

感兴趣的科学故事。例如，小诤在新华社卫

星新闻实验室“天宫科学小站”栏目中的《我

在空间站》《在空间站正确吃瓜》《“神十二”

乘组第二次出舱全记录》《全景火星》《小诤在

火星》等节目出镜，参与了新华社卫星新闻实

验室推广曲《升》的录制，新华社推出了以小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a）小诤 （b）镜月 （c）航天仔仔 （d）洛石
图 2  虚拟科学媒体人形象

取“人”之长：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应用研究 <<< 蔡雨坤    陈禹尧 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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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个人网站，https://murasakihiroshi.com/。

诤为主题的数字版权藏品“星辰大海”等。

小诤的开发与应用实现了从太空到地面

多个虚实结合的数字环境中的航天报道，是

对航天战线跑口记者的创新，在真人记者去

不到的浩瀚星空，虚拟记者“见证”着属于

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故事。

2.2.2 科普类虚拟偶像

2022 年 11 月，中国航天博物馆推出了数

字科普大使、虚拟偶像镜月（Moon in Mirror）

（见图 2b）。镜月是以航天为背景的数字科普

大使，其人物设计以航天人为中心，内涵塑

造以航天精神为养分，内容开发以航天故事

为背景，通过短视频、主题短剧、直播、IP

联动等多媒体传播形态，推进高水准的内容

创作和全链路 IP 运营孵化。

另外，“航天镜月”抖音号还展示了中

国航天博物馆首个虚拟职员仔仔（见图 2c）。

2022 年 11 月 16 日，敦煌文创与仔仔、中国航

天博物馆联动展开“仔仔正当潮”活动，受众

可自行选取、搭配融合了敦煌飞天、中国航

天、中国风元素的服装，还可将自选扮相保

存为个人抖音专属的敦煌元素动态图像等。

应该说，无论是虚拟偶像镜月还是虚拟职

员仔仔，都是中国航天拥抱数字化新生态，推

动科普、娱乐、社交领域综合互动，将航天精

神与数字青年连接的积极试验和重要窗口。

2.2.3 学术型虚拟主播

2020 年后，日本出现了学术型虚拟主播

（Virtual youtuber，Vtuber），主要指在国外视

频网站 Youtube 上活跃的将科普、传授专业

领域知识作为内容核心的虚拟主播。可以说，

Vtuber 是娱乐与专业结合的虚拟数字人，其

角色设定对年轻人有更强的吸引力。例如著

名的学术型虚拟主播组织 Manabui 和株式会

社 Uchu 等。

以洛石（Murasaki Hiroshi）为例①，作为

一名科学类虚拟主播，其角色造型的色调以

绿色为主，面容精致，身材高挑修长，比较

符合数字青年的审美偏好（见图 2d）。他在工

作目标中指出，“我是一名科学和艺术系虚拟

主播，希望能在物理专业的学生、学者、研

究人员与热爱科学和艺术的人们之间建立起

沟通的桥梁”。他还补充说，“我的人生目标

是通过与艺术相结合，将科学传播给更多的

人”。总体上看，洛石的外形建模和传统的科

学家形象有显著不同，其传播科学内容的方

式和整体行为、语言方式均不同于大众传统

印象中的科学家。另外，洛石还进驻了 B 站

（账号为 @murasakihiroshi）。除了洛石，入驻

B 站的学术型虚拟主播还有大量来自国内的主

播，例如橙子 miu、木子喵 neko 等。

2.3 虚拟科学教师

2022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小

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要求加强小学科学

教育及教师人才培养，肯定了科学教师的重要

性。以往的研究认为，科学教育主要指学校教

育中的科学内容传授，并指出公众在离开学校

教育后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接收科学知识。

应该说，传统的基于学校的科学教育主

要面向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而虚拟科学教

师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可以

面向离开了学校教育之后的成年人甚至是老

年人等各年龄层次人群，教授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地理等科学内容，是一种新形态的

科学教师。虚拟科学教师可以来源于生活中有

原型的名师分身，也可以是没有原型的原创虚

拟数字人。除了可以拥有高度拟人化或个性化

的形象之外，还可以通过在线授课完成面向全

年龄人群的科学教学，实现远程答疑、担任

教学助教等功能。另外，虚拟科学教育可以

单独实现教育教学，也可以进行“现实科学

教师 + 虚拟科学教师”双教师协同的教学。

2023，18（4）：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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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发展中的虚拟科学教师让科学教

育可以不再止于学校内的科学教育，成为面

向全年龄层次公众的科学教学，改善过去公

众离开学校教育之后就难以获得科学教育的

问题，同时也可以纾解学校教育以外科学教

育师资力量不足等诸多困难。

3 有何用处：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价值
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18]。在科普中运

用虚拟数字人正是数字化科普能力建设的可

试之举、应试之举，是有价值的工作。

3.1 有人：从无人到有人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的科学信息

包括科学家形象，多是记者、编剧以适宜媒

介传播的文字、图像、音视频编辑后的形象，

再单向传递给读者或观众 [19]。在这一过程中，

由于报纸、电视中整体科学内容的下降和来

自科学家和读者的双重压力，传统媒体呈现

的科学家形象随之减少且有完美化、定型化的

问题。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博客、微

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赋予了

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让科学家可以通过新媒

体对自身形象进行自主打造，例如入驻抖音平

台的“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等 [20]。

尽管老科学家们在短视频等平台的科普

尝试效果良好，但参与者少、耗时耗力的问

题仍旧明显。许多科学家本身科研工作非常

繁重，加之“请不要宣传我，更是不能自己

给自己宣传，我只是做了一个科学家应该做

的事”的传统观念，让绝大部分还处于研究

一线的杰出科学家缺少投身科普内容生产的

动力，加上从文字、电视节目到短视频等制

作工具、内容形式快速变化，实际上提高了

科普内容创作的门槛。要让科学家同时成为

科学内容的策划者、出镜者、制作者、发布

者、传播者，其难度较高。

而虚拟数字人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

也不受真实科学家使用媒体技能水平的限制。

这些优势可能带来科学家形象塑造的新尝试。

数字分身配合技术上的智能驱动，可以减少

科学家的时间成本，而虚拟 IP 则可以打造出

更符合数字青年一代偏好的科普类虚拟数字

人形象。因此，科普类虚拟数字人的使用提供

了从“无人（真人科学家）”到“有人（虚拟

科学家）”、从“人少”到“人多”的可能性。

3.2 有形：从定型到新颖

在外形方面，科普类虚拟数字人可以以

二次元类 2D 虚拟形象如虚拟农业科学家隋时

学、美型卡通类 3D 虚拟形象如学术型虚拟主

播洛石、超写实虚拟人如陶勇医生 AI 数字分

身等多种类型出现。

这些不同的虚拟人形象具备不同的外形、

声音、装扮，甚至有独特的人物设定、故事

背景以及个人喜好，这使得科普类虚拟数字

人的形象更加有特色、接地气、近距离、共

情绪。换句话说，科普类虚拟数字人的形象

可以根据受众的偏好而设计，因此更能吸引

数字青年的关注。

3.3 有智：从人类智识到“人 / 机”双智能

当前，科技已成为社会上重要的讨论议

题。在突发事件以及热点社会性科学议题如

转基因生物、疫苗问题上，科学家是与科学

相关的事实、现象的权威解读者和风险沟通

的重要“发球手”。然而现实却是，新媒体时

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上也不乏非理性的

猜测和揣度，患有“新媒体恐惧症”的科学

家担忧新媒体炒作，因此，在面对记者的采

访要求时，婉拒和躲避便成了本能的反应 [21]。

在现在的科学风险议题中，人们希望科

学家又快又准又全面地做出是或否的解读，

单单通过科学家基于科学研究本身的人类智

取“人”之长：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应用研究 <<< 蔡雨坤    陈禹尧 数字化背景下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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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一定能够满足公众这一需求，换句话

说，处于媒体环境中的科学家与科学世界的

科学家不同，媒体将科学家及其科学理论带

出实验室，希望解决实际问题。简单来说，

科学家认为自己的回答在“科学上没有问

题”，但公众并不一定能认同。

因此，科普类虚拟数字人可以依靠科学

家提供的人类智识和前沿技术提供的人工智

能机制，以人类智识为信息来源，以人工智

能分析公众情感，更快速地制作出符合公众

需求的信息。

4 待解问题：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应用
策略

与娱乐、商业领域的虚拟数字人不同，

应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在政策引导、创作

运营等方面都应该进一步理清思路。

4.1 政策引导

4.1.1 目标上：避免“逐利”而“废道”

目前，虚拟数字人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

面向企业等（to B）和面向个人（to C）两种。

简单来说，to B 的虚拟数字人可以承接广告、

参与商演，已有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虚拟数

字人作为形象代言人；to C 即通过粉丝用户直

接变现，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直播收入。

应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和商业化的虚

拟数字人应有所不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2021 —2035 年）》提出 2025 年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5% 的目标，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则是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达到 25%[22]。因此，运用于科普中

的虚拟数字人不应仅以实现盈利为目标，还

应该重视虚拟科学人的科学价值引领、科学

精神弘扬、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等功能。

因此，以虚拟科学家为代表的虚拟数字

人在开发和运营时，要避免“逐利”而“废

道”。换句话说，在运用于科普中的虚拟数字

人开发的有序尝试中，在相关虚拟数字人应

用不断追求的高质量要求下，要始终重视坚

持科学性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结合。

4.1.2 政策上：重视“可控”与“可信”

运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有多元的应用

场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一方面应通过法

律、行政法规等为其划定“底线”“红线”，

另一方面也要为其未来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

第 一， 运 用 于 科 普 的 虚 拟 数 字 人 属 于

“数字人物”的一种，因此要受到与虚拟数

字人相关法律、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平

台及行业倡议的约束。例如，2023 年 1 月生

效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以及 2023 年 5 月发布的  《抖音关于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范暨行业倡议》等。

另外，2023 年 4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

决了首例涉虚拟数字人侵权案，判决被告公

司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体现了依

法保护虚拟数字人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

第二，运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是一种

特殊的“数字人物”，其面向科普场景，因

此其“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传播信息的科

学性和真实性更加重要。当前，网络舆论对

科学技术、科学家的负面意见突出，将科学

家贬低为“砖家”，已经成为科学家参与科普

的障碍。如今，运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不

应仅是像科学家的人，更应背靠科学家提供

的人类智识和前沿技术提供的人工智能机制，

以权威的科学信息作为来源，传播具备科学

真实性又符合公众情感需求的个性化科学信

息，提升公众对科学及科学家的信任。为了

达成这个目标，必须通过政策规范和科学性

审查，强调原始采集的科学信息的准确性。

总体上看，对运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人

的治理，其本质还在于治理开发者、运营商

以及用户等虚拟数字人背后的真人，促进其

行为合法、合规，内容科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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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作运营

4.2.1 形象上：避免“有形”而“无神”

媒体报道称，“AYAYI，用一张神颜‘证

件照’就刷屏了”，但科普类虚拟数字人不能

只有“颜值”更要有“内涵”，这一要求实际

上和科学本身的知识属性分不开。

在社交媒体中，有媒介尝试将科学家形塑

为网红。但网红科学家形象却并不一定与科学

家的科学研究领域相关，例如，2013 年，中

国工程院院士、大庆油田原总工程师王德民因

为学生注册卡上的旧照酷似吴彦祖而走红网

络，被网友称为“学霸版吴彦祖”。对传统榜

样形象的质疑多在于只反映其奋斗、拼搏、高

尚的一面，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将科学家网红

化的传播行为更要避免对科学家的报道只剩娱

乐、只重消费的问题。尽管科学家形象应该是

丰满、多棱角的，但科学家最精彩、最鲜艳的

一面仍然是其科学研究经历与科学研究成果及

其研究对国家、社会、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

因此，网红科学家可以吸引更多网民的关注，

使科学报道生活化，但网红科学家不是普通网

红，其社会贡献和精神、情操不应该被隐没。

科普类虚拟数字人的形象设计，同样应

与“杰出科技成果、崇高的科学家精神”相

结合。无论是真人还是虚拟人，科学家都不

应只有性别、年龄、职业、外貌、形体、神

态、穿着等外在的形象美，科普类虚拟数字

人特别是虚拟科学家的形象塑造始终要以杰

出科学家为榜样，用科学理论与应用成果为

内容，弘扬崇高的科学家精神，在此目标下

做好、用好、传播好虚拟数字科学家、科技

人员形象。换句话说，科学家之“形”要创

新，科学家之“魂”不能变。

4.2.2 运营中：避免“出道”即“巅峰”

当下，国内很多虚拟数字人都止步于打

造 IP 的第一步，后续运营相对乏力。出道即

巅峰是虚拟数字人运营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即使是最红的超写实虚拟人 AYAYI，也承受

着相应的压力。统计显示，2021 年 5 月 20 日，

AYAYI 在小红书发布的第一条图文内容“hi，

第一次见面。你的眼里是怎样的我？”，其点

赞数突破 11 万，收藏数超过 1.4 万，评论数

也达到 4 500 余条①。但是，AYAYI 后来发布

的图文内容的点赞数都没有超过第一条，大量

图文内容的点赞量在 1 000 以下。

虚拟科学家的运营中也存在相似问题，

例如虚拟农业科学家隋时学，在登场之初上

新了“甘薯防寒指南”“柑橘防寒指南”“蔬

菜防寒指南”三条视频内容，也获得了大量

媒体的报道和转发。但隋时学的后续科普内

容仍集中在甘薯、柑橘、番石榴、土豆等农

作物的“寒潮预警”“防寒指南”上，由于内

容单调，后续关注度较低。

因此，保持活跃、保有关注，避免出道

即巅峰，甚至出道即结束的困境，是虚拟数

字人包括科普类虚拟数字人运营中要重点考

虑的问题。

5 结语
在科普中应用虚拟数字人，是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科普面对变化的“敲门砖”和“试

金石”，是创新参与科普的科学家和科学媒体

人的重要尝试。

在科普中应用虚拟数字人，首先，可以

缓解从“无人”到“有人”的困难，改善真

人科学家从事科普面临的时间压力大、适应

媒体难等问题；其次，可以解决从“定型”

到“有新”的科学家刻板印象问题，无论是

虚拟科学家还是虚拟科学媒体人，都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出更符合年轻人偏好的形象；最

后，因为拥有大容量科学素材储备、智能化科

学内容生产、分众化科普对象、高效回应科学

① 数据来源：小红书号 AYAYIIIIII，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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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等优势，虚拟科学“人”实现了人类智识

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是促进科学风险沟通等情

境下科学回应更“智慧”的建设性尝试。

当然，在科普中应用虚拟数字人不能只

看“颜值”。和娱乐、商业领域的虚拟数字人

不同，运用于科普中的虚拟数字人不应仅以

实现盈利为目标，更要重视虚拟科学人在弘

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等方面的作用。因此，要将运用于科普的虚

拟数字人归入数字人物，通过相关法律法规、

平台及行业倡议等进行约束，又将其看作一

种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数字人物，通过其“人”

本身及其准确快速的科学信息传播增强公众

对科学家的喜爱，修复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

不过，当前我国运用于科普的虚拟数字

人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虚拟数字人数量少、

总体质量不高。因此，对于运用于科普的虚

拟数字人是否可以发展、如何促进发展、怎

样更好地发展等问题，还需更多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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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s have been 
heed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wo kinds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s us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virtual scientists and virtual digital humans engag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media.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the number 
of virtual digital scientists can be unlimited，their appearance is more novel，and they have intelligent 
scientific content production capacity，which can reduce the time pressure and communication 
pressure faced by human scientists engaged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improving the common 
problem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uch as the stereotypes of scientists. These advantages provide 
new ideas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virtual digital scientists in guiding scientific value and restoring 
scientists’trust，and through multiple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hose type of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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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digital youth to obtain science information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luencers are significant participant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ased on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and the Information Adoption 
Model（IAM），this paper use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obtain data. It utilizes a Partial Least Squ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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